
桥 （ 小说 ） 晓平

新区和老 区之 间横着一座桥 。打市政府迁到新区
后，桥面便 日 渐苍老 、萧条 ，无处不带着衰败的痕迹 。
路面凸 凹不平 ，从前挖的许多槽形坑始终没有补起来 。
春夏 秋冬 ，老 区 的 人们天天沿着这条路上班 、下班 ，
跌跟头 、扭脚 ，摔个鼻青脸肿 是常有 的事 。于是 ，百
十来米的桥两头 ，修 自 行车 的 、治跌伤的便应运而生 。

夏日 的 一 天下 午 ，一个 四十 来岁 的 中 年人从桥西
走到桥 东 ，又从桥东 走到桥西 ，最后踱到一个修 自 行
车的摊子前 。

“ 小师傅！”中年人招呼道 。
修车子 的小伙一抬头 ，看来人两手空空 ，并非修

自行车 的 。手一扬道：“治伤 的诊所在对面。”
“我不治伤 ，在桥上随便转转……”中 年人道 。
“ 这桥有㞗看头 ！想折胳膊断腿咧？”

中年人没有理会 ，自 言 自 语道：“这桥面早该修
了。”

小伙子 站起来 ，怪模怪样绕着 中 年人转 了 一 圈 ，
揶揄道：“哟哈 ！没看 出你老兄还有忧国忧民之心啊 ！
可惜你不是市长，当 官 的谁顾得管这些……”

“ 当官的忙什么呢？”中 年人微笑着反问。
“ 你没听人说 ：省上忙 出 国 ，县 、市忙 筑窝 ，乡

镇干部忙吃喝 ！老兄 ，你 白 活 了……”小伙子念念有

词。
中年 人 淡 淡

一笑：“你说 的也
不尽 然 ，据 我 所
知，市上 马上就要
修这桥面 了 ，到时
候小 心 断 了 你 的
财路哟！”

小伙 子 断 然
道：“别 信那鬼话 ！
这话 我 听得 多 了 。
如果真修 ，我他妈
的捐 它 个 千 八 百
的。你看 看我这腿
……”小伙说着朝
前走 了 两 步。“去
年在 这 桥 上 摔 断
了，接骨时 又没接
好。一辈子就这样了 ，我操……！”

中年人这才发现 ，小伙左腿的确有点跛 。
“ 对不起……”中 年人说着低下头去 ，沿着路边

慢慢地走了 。
翌日 一早 ，老区上班的人们发现桥面上开来了几

台压路机 ，几十名修路工 已经开始忙活起来 。
后来 ，人们纷纷传说那 中 年人就是市长 ，可谁搞

得清 呢？但市晚报登 出 一青年捐款的消息却是千真万
确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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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值玫瑰花盛开的五月 ，祥云
送来了他的第一部诗集 《太阳城之
恋》的校样 。

祥云的诗 ，和他的人一样实实
在在 ，这些年来 ，他 自 信或者不 自
信地走着一条坚实的路 ，始终追逐
着他心中 的那片灿烂的阳光 。

我和祥云相识在十年前的一次
笔会上 ，那时 ，他是铜川矿务局的
一般干部 ，一张真诚的脸 ，一对真
诚的眼睛 ，便是他给我的全部印象 。
我素来认为 ，真诚是诗人必备的素
质，尽管 当 时我还没有读到他太多
的东西 ，但心下却莫名其妙地对他
寄有一种厚望 。我们的友谊 ，也同
时扎根在这片诗的土地上 。

收入 《太阳城之恋 》的一百多
首诗共分两辑，一部分是讴歌矿 山
生活的 “煤海里的浪花”，一部分
是抒发人生感悟的“绿色的旋律”。
漫步在这诗的巷道 ，走进这诗的丛
林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诗人那份执
著的 爱和 由 爱 而焕发 的 由 衷 的激
情，以及对生活和他赖以生活的土
地的一片深情 。

他爱我们的时代 ，也爱他所熟
悉的生活 ：

因为我爱我脚下这古老的大地
板结的冻土已经松软
我要收尽你的缕缕银丝
为她织一件美丽的春衫……

——《望月 情思 》
开放时，尽力绽

瓣吐蕊
不肯把春光错过
即使有一天花落

花飞 。
也要把馨香留给

生活……
——《露珠与花朵 》

他在《大树的诗 》
中这样写道 ：

即使变一张耕云
播雨的木犁

也和春天的泥土
相亲……

祥云 的诗 ，感情
饱满 ，形象鲜明 ，不
论状景或是抒怀 ，处
处都闪烁着他诗思的
睿智和博大的心胸 ，
他的诗属于西部诗坛阳刚 的一支 。读
他的诗 ，有一种心灵的穿透力和生命
的感召 力 ，纵是抒写苦难 ，在他笔下 ，
毅然迸发着坚定 、果敢 、不屈和刚毅 。

祥云在渭河平原长大 ，多年来一
直和煤生活在一起 ，这些有形和无形
的氛围 ，不能不在他的感情和心灵里
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迹 ，他这支献给煤
城的恋歌 ，也不能不散发着这一氛围
的浓郁气息 。

难能可贵的是 ，祥云在他这些生
活气息浓郁的诗行中 ，
用他深层的人生思考 ，
给诗揉进了更多的哲理
的意蕴 ，使他的诗显得
更具感人的魅力 ，而他
人格力量的显现 ，也恰
是借助这些富有哲理的
诗句 。

他在 《地下水 》中
这样说 ：

滋润炮眼焦渴 的心
窝

把飞扬的煤尘捕捉
不管生活的井巷多

么
曲折、幽长
呼啸向 前 ，从不退

缩
这就是我们的性格
这就是李祥云 。这

就是李祥云的诗 。

壶口 一 瞬　（散文 ）
●庞 一 川

对壶 口 瀑布 ，想往不是今 日 始了 。如今 ，我就站
在它的面前 。

我盯着迎面砸来 的黄河 ，惊奇地发现眼前 的黄河
被挤压得完全变形 了 ，它压根不是水 ，而是跳跃的 、
板状 的 、棱形 的 、条状 的 、黄色 的石头 。大大小小的
石头拥挤着 ，碰撞着 ，义无反顾地翻着跟头栽了下来 。
我永远看不见水 ，水上是翻滚 的 、浑浊 的泡沫。你无
法计算它有 多大 的 力 量 ，反正你能感到石头全被击碎
了，击裂了 ，飘飘扬扬全是击碎的石粉 。

水上 有个被砸得极深 的坑 ，石头猛地将坑填满 ，然
后又被砸开 ，又被填满 ，白 天是这样 ，黑夜也是这样 。

我抹了把湿湿 的脸 ，我不敢久盯着 一个地方 ，久
盯一处你会感到石头在倒塌 ，水在往 上奔 ，强大 的吸

引力逼着你往水 中跳 。
有人在拉我 ，叫 我 ，

我看见他们惊恐 的眼睛 。
顺着他们手指 的地方 ，我
看见 了 一 条 茶 杯 粗 的 花
蛇，一丈有余 ，就爬在距
我不到两尺远 的地方 。它
不是盘成一 团 ，而是拉长
了身子 ，它 的头长长地伸
出了崖外 ，闪 闪地吐着血
红的芯子 。

又有 谁 大 叫 一 声 ，指
着对 岸 的 崖石 ，人们 同 时
发现对岸也有一条一模样

的蛇 ，头同样长长伸出 了崖石 ，同样吐着血红 的芯子……
简直是天意 ，简直是神灵 的召唤 ，我奋力地阻制

了一切行动 ，我不怕农夫与蛇的故事 ，我想蛇也是来
观壶 口 瀑布 的 ，它绝无伤害人类的意思 。也许它在 山
洞中 活得太 阴 暗了 ，太潮湿 了 ，也许它在草丛 中 活得
太萎琐了 ，它也想……它想什么呢？天哪 ！我真想弯
下腰摸摸它冰凉的躯体 ，但我怕 。

突然 ，蛇 ，高 昂 着头 ，身子 一纵 ，尾 巴 一甩 ，象
根枯树枝似的 ，斜斜地跌入了泡沫之 中 。立即 ，什么
也看不见了 。但对岸 的那条蛇 ，却扭转了身子 ，缓缓
地朝着 山 岭蠕动着 ，又 回 到 山 洞草丛 中 了 。它仍然只
是一条蛇。

跳入壶 口 的 ，粉身碎骨的 ，当 然也是蛇 。鲤鱼跳
龙门 是绝不会变成龙 的 ，蛇跳入壶 口 也决不会变成什
么别 的 。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感受了 、领悟了一次辉煌 。
一次壮烈的辉煌 。

谁也无法解释它为啥要去死 ，也许它老 了 ，也许
它身患癌症 ，也许它仅仅是考验一下 自 己 的 勇气 ，更
也许 ，它仅仅是为 了 这一跃 ，但它毕 竟辉煌 了 。我敢
说任何人面对着壶 口 瀑布 ，阳 刚之气都会油然而起 。
人生 短
暂，漫长
的平 庸 ，
怎比 得 上
辉煌 的 瞬
间！

闲戏 （小 说 ）
潘仪 华

人常说 ，三个女人一台戏 ，刨
床组不多不少恰好三位女性 。

这不，“洋娃娃”小悦刚踏进
车间 ，便 “哎哟 ，哎哟”地叫唤起
来，“咋搞的 ，地也没人扫 ，害得
我……”原来洋娃娃 白 嫩的腿被铁
屑挂住 ，划破了皮 。

随即，“水罐子”胖妞儿也亮
开了嗓子：“太不象话了 ，开水也没

人打 ，要渴死人嘛！”胖妞进车间
首先要喝水 ，这是多年的 习惯 。

于是 ，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一
一“管家婆”刘组长咋没来？这可
是十年不遇的事 ，该不会是调动办
成了 。三缺一 ，这台戏没法唱 。

胖妞愤愤然：“好你个管家婆 ，
爱人昨天才升了副——厂长 ，你今
儿就 当起官太太来了。”她把 “副”
音拉得好长 ，似乎很不屑一顾 。

“眼红了？”洋娃娃接腔，“不
过，管家婆这些年也真累得够呛 ，

该跳跳糟……”
“ 可这几年的先进不都让她 当 了

吗？别的组都是大家轮。”
“ 那 倒 是 。反 正 这几 天没人送毛

坯，也干不成活 ，找个借 口 去寒碜寒碜
她，让她走前请一顿。”洋娃娃提议 。

“对呀 ，就说游标卡尺找不着了。”
胖妞儿顿时来了精神 。

“ 两位早上好！”说曹操曹操到 。
刘组长不知什么时候笑咪咪地站在刨
床前 。

洋娃娃瞅瞅胖妞儿 ，胖妞瞅瞅洋
娃娃 ，两 人有 些尴尬 ，一时 无话 。还是
胖妞先开 了 口 ：“刘组长 ，你调……”洋
娃娃反应快 ，用 高跟鞋踩了胖妞一下 ，
抢过话殷勤地说 ：“刘 组长 ，我们以为
您病了 ，正准备去看看您呢。”

刘组长笑着说：“我是调走了 。瞧 ，
我是来给你们送毛坯的。”俩人这才看
到刘组长身旁有满满一车毛坯 。

“ 该不会是毛坯组吧？”胖妞迟
疑地问 。谁都知道 ，毛坯组在全厂
最脏最累最没技术最没地位 ，谁都
不愿干 。

“ 是毛坯组 。以后我们是前后
道工序 ，
我们仨还
要好好配
合。”刘组
长平 静
地说 。俩
人嘴都张
圆了 ，却
没说 出
话来。（作
者系 《西
电工 人

报》编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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